
有往昔，這支愛妻雙示那個字體鼓鼓一糙的

要發法去譜數。例如上學第二項輝(3)例，捷

總明在「纜J 字下就很明確的說:

服，繞不會者皆悶。 J

, <艦典釋文)1禹齡、會在某字下

上兩制讀苦的，例如〈老子〉第八十

葷 í使人種結繩高昂之。」陳德興

注音是 í發轍，又抉又反。 J 這是因

「便人復結繩罵罵之」

河以寫作爾憊不同的結構去解釋。耽育了

解作「使人民再次利用結繩(來

事川，又可解作「使人聽田攝制結攤

〈記事的時代) J 0 陸民往上攜諧，提

醒讀者港句子的結構可以有兩個不闊的

。不i昌盛正是 f復J 字先主主管「青島 , 

再往上「蹲 hm6 J 當作文苦，

體氏夫在傾向於後一解釋的。在議一點

上， γ攪活」增值認錯得一攏。 r攪活」

講「里恥 ，意思是提甜的狀態回復咧生

的狀態。如果讚「埠J '便是「活第二三

吹」的意叫態。這轍然與「讓活」際會、不

符，所以把「費電話J 讀成 í ftm6 括」

既不是蝦的。

談「傍晚」

去口:

輯嚴爵

「旁」與「傍J 古代是攝鼎的。(9lj

(1) <逸購書﹒就會解): í彈叉子

而立對堂上。 J (搬傍著天子

痛立在盤上。)

(2) <史記﹒滑稽列傳): íj這老、

東、傍觀者皆驚挖去。 J (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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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、小宮員以及旁觀的人們都

十分響俏。)

現在我們讀懷抱佛(1)的「劈」寫作「髒J ' 

呢儕(2)的「儕J 寫作「旁J 。但在古代

「旁」鼓「儕J 都被有聽鋒。

與 f徬」間為適用研試都有 íp::J !)4 蹺J 、

íbo!)6磅J 兩個音，但在現代費宙語寬廣

íb:>!)6 J 的場合很少寫作「旁J '所以

「旁J 寧可算是只有「p3tj 一個音。

「儕」字仍然河以商議。「依儕j 一詞

中「儕J ;念 íb:J !)6 J 大概大家都知麓，

但「傍晚」中的「傍J t包購念 íb:J !)6 J 

卻牽來像少人知道。還可能是受了「旁J

半影響，因為「旁J 寧不;告~ íb苟且J

所以以為「傍」字也不大念 íb:>!)6J

但主賽的路您還在於不瞬自念 íp :J!)4 J 

與念 íb:J!)6J 的區別倒在。這區都其實

很績單。用作名詞，例i如「兩旁」 ﹒用

作轄飾謂的影響詢部「旁人J ·罵作魯多

飾器的部蹄，如「旁觀j 、「旁聽」

都讀作 íp :J!)4 J 0 只有用作鸝詣，如「做

撈J 讀作 íb::J !)6J

一艦嗽說 • í依韓」誰有人誤讀 íyi1

p:J月，4 J '懿 íf旁晚」讀作 íp :J!)4 man
2
J 

的人卻聽眾愈滑雪步。還是一般人對語法緝

捕的塵聽不多句繳稅，雖以為「傍晚」的

結衛與「多學人J 一樣， í儕」和「繞J

也是「髏飾鶴J 和「被畫藝飾語J 的關係。

不知議還是不可能的，因攜「榜人J 是

「在旁主義的人」的主意，憊，問「儕晚J 沒

有可能是「在旁癱的晚上J 的主意思。其

實「儕曉」是「動聽÷華夏諦」的結構。

誠者有人會悶，如果我現自「榜晚」指

的是黃昏時恕，現自不明白「傍晚J 一

甜的語法結構，又有畫藍燈鞠係呢?還儸

語文論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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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題很有意思，值得我們略為考察一

下。如果我們知道「傍」在「傍晚」一

詞是動詞，我們便知道是「靠近」、「挨

近」的意思，這樣便會知道「傍晚」一

詞，一方面和口語的「挨晚ai+ man2_j , 

男一方面和支言的「薄暮」不但意義相

同，而且結構也一樣。「挨晚」的「按」

固然是「挨近」的意思， í薄暮」的「薄」

通「迫_j ，也是「逼近」的意思。明白

了「傍晚」和「挨晚」、「薄暮」取義

的途徑相同，我們不但知道「傍晚」所

指的是甚麼，並且能夠進一步對「儕晚」

一詞有深一層的感性認識。

從「漲」字的粵語
讀音談起

朱國藩

「採」字粵語原來只有一音，就是

去聲的 pai3 晉，但在口語我們有時會

將「首長」字讀為 pai+ 。原來粵語除了

陰平、陽平、陰上、陽上、陰去、陽

去、陰入、中入、陽入九個聲調以外，

在口語還有兩個變調。一個是高平變

調，調值比陰平略高(以「十」作為調

號) ，例如「針」字 dzum+ (如「打

針_j )便是;男一個變調是把低而平的

調(如陽平、陰去、陽去)讀為陰上的

調值(即升調35) ，例如口語「公圍」

的「圍」讀如「院_j ( jyn2 )、「書架」

的「架」讀如「假_j (ga2 )、「隨便」

的「便」讀如「扁_j (bin2 )。

關於口語變調有兩點值得留意。第

一，變調只存在於口語，讀書音例不變

調;第二，甚麼字在口語中讀變調是約

定俗成的，並無一定的規律。例如「振」

字讀變調 pai+ 只出現在下面三種情

t兄:

(1) í南探」、「才七保_j ( í天山探」、

「崑崙首長」不讀變調。)

(2) í探頭_j (有類似意義的「氣

首長」不讀變調。)

(3) 動詞「採_j (演氣味的意思)

如「今晚去探下。」

近年似乎愈來愈多人將原本不讀變

調的字讀為變調。例如不知道從哪時開

始不少名詞性的「採」字我們都讀變調。

「採系」、「探別」、「什葉探」的「派」

字以往是讀去聲的，現在都讀變調pal

+。不只口語音如此，連顯所及，讀書

音也出現不少變調。這種隨意變調所造

成的影響有二:

一、我們對某些字的讀音有一定的

語蔥。例如說「南採」、「北

派」的時候我們知道這個「採」

(讀 pai+ )指武術中的首長

別。有別於其他詞語真面的

「採」字。將「侏」字一律讀

變調 pai+ ，變讀就失去辨別

意義的功能。

二、口語音和讀書音是有區別的，

不認識這個區別往往會導致錯

誤的理解。例如「蚊子」的「蚊」

本讀如「丈_j (mun4
) ，口

語變調讀 mun+ ; í手錯」

的「錶」本讀如「表」

( biu2 ) ，口語變調讀 biu+ 。

結果大家在讀書時把「蚊子」

讀成 mun+tsF ' í手錶」讀成

S官u2 biu+ 。

我們認為變讀的問題是值得大家注

意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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